陕西民办博物馆如何“破茧”？互联网+形式可借鉴
近年来，陕西涌现出了不少民办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陕西独特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存，也丰富了公众的知识视野。然而在现实中，民办博物馆的生存运行却大都处在尴尬的境地。近日，由西安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文博专家张礼智撰写的《陕西民办博物馆20年发展观察记》正式出版。记者专访了该书作者，讲述20年来陕西民办博物馆发展历程中鲜为人知的艰难历程。
源头：吴振中和他的三泰自然博物馆
谈及民办博物馆的发展阶段，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曾在《民办博物馆是博物馆事业的重要力量》一文写到：“改革开放以来，民办博物馆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自发创立阶段，第二阶段是从九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的批准设立阶段，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末至今的登记管理阶段”。这种从管理角度进行的划分，准确地概括了民办博物馆法律地位的演变。陕西民办博物馆大体也经过了类似的演化过程。
记者：您37年来一直从事着博物馆工作，担任西安半坡博物馆馆长也已经整整16个年头。一个国有博物馆的馆长怎么会对民办博物馆如此关注？
张礼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这就是我关注的原因。民办博物馆实际上充满艰辛。最初的尝试者，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凭借的就只有爱好、热情，不看好、不被人理解，甚至还有的被视为文物贩子。
记者：您关注和见证了陕西民办博物馆20年间走过的全部历程，自发创立阶段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张礼智：民办博物馆的创立是由民办博物馆的实践者们“找”出来的。1997年的一个下午，年近花甲的吴振中敲响了陕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办公室的门，他的目的很明确——“想办一个博物馆。”在当时，个人兴办博物馆还是个新事物，只有北京批了几座个人博物馆，而陕西并没有这方面的政策出台。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西安市文物局经过认真研究，最终批准。于是，吴振中的愿望实现了，“三泰自然博物馆”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1998年9月9日，设有秦岭山区的野生动物、古生物等14个展室，共上千件标本的三泰自然博物馆在西安市丰登南路租用的一栋楼房里开馆了。开办这个博物馆花去了他多年积攒的200多万元的积蓄。但他坚信自己的做法对青年人是有益的，这钱花得很值！然而，博物馆仅存在一年多的时间就不得不关闭了。这是陕西民办博物馆最初的实践。
困惑：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记者：民办博物馆经历了自发创立、批准设立和登记管理三个阶段，到目前为止，陕西的民办博物馆已经多达100余座。那么，在民办博物馆的发展中存在哪些难题？
张礼智：民办博物馆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陕西独特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存，也丰富了公众的知识视野。然而在现实中，民办博物馆的生存运行却大都遭遇政策和资金的瓶颈。1999年8月8日，凤翔县南指挥村村民集资建设的秦公一号大墓遗址博物馆开馆迎客，开创了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新途径。但是，很快就遇到了生存危机：由于旅游市场还不成熟，博物馆建成之后服务设施难以配套，观众日渐减少，博物馆入不敷出。更尴尬的是，体制不顺更加重了博物馆的困难。2006年3月，宝鸡市决定对秦公一号大墓遗址博物馆进行改制，组建宝鸡市先秦陵园博物馆，作为国有博物馆，隶属市文物局领导。
记者：2002年建成的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曾经红极一时，一开始就是免费向观众开放的。这比2008年全国综合性博物馆全面免费开放早6年。
张礼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博物馆，在1300平方米展览大厅内，陈列着两万余件中外钱币。数年之内，金泉系列钱币博物馆分别在北京、上海、厦门和西安开馆。一时间“金泉现象”让人刮目相看。然而好景不长，金泉钱币用于古币收购和博物馆的资金达3亿元，大规模兴建博物馆和无节制的扩张，使西安金泉钱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陷入了难以逃脱的从资金窘迫到资金链断裂，再到资不抵债，最后倒闭的宿命。
抉择：“博物馆+企业”的探索
记者：看来，运营经费是一把高悬于民办博物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在您看来，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张礼智：如今，“互联网+”理念和实践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我在梳理陕西民办博物馆的历史时发现，这种思维方式已早早存在于民办博物馆的实践中，只是没有专门的称呼而已。如今借用“互联网+”形式，我依样画葫芦姑且称之为“博物馆+企业”，或“企业+博物馆”模式。
记者：您是说博物馆和企业联姻是解决经费的一个办法，有哪些成功的例子？
张礼智：当然有。西安市鄠邑区涝店镇有个龙窝村，这里的传统酿酒技艺源远流长。2002年，在龙窝酿酒作坊基础之上建立了龙窝酒文化博物馆。既是酒厂又是博物馆，是龙窝酒文化博物馆的最大特征。馆内设龙窝酒史馆、龙窝酒文化泥塑馆、龙窝酒烧坊、龙窝酒库展馆。由富陶产业集团投资兴建的富乐国际陶艺博物馆，已收藏展出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位陶艺家不同风格的陶艺作品一万余件（组），不仅成为国际国内最大、收藏作品最多、档次最高的现代陶艺博物馆群，而且也逐渐成为了世界了解陕西、了解富平，富平走向世界的窗口。2018年5月8日，位于雁塔区朱雀大街南段城市立方中心5楼M3电影城堡内的西安市新梦想影业博物馆建成开馆……这种以“博物馆+企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博物馆还有很多。如富平中国柿博物馆、潼关酱菜博物馆等，可以预料的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博物馆会越来越多。因为这种方式是共赢的方式，其能量还远没有发挥出来。
希望：将国家补贴民办博物馆运营经费写入法律
记者：在很多人眼里，开办民办博物馆是件“挣大钱”的事情，但有一项社会调查显示，陕西民办博物馆多数处于亏损运营状态。
张礼智：挣钱，几乎是个笑话，因为博物馆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全世界博物馆同行的职业操守，而博物馆不可能营利也是全世界博物馆同行的共识。即便是财大气粗的国有博物馆，能挣钱的也是凤毛麟角。像故宫博物院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其说是博物馆在挣钱，不如说是旅游景点在吸引人。更多的国有博物馆虽然也有可观的门票收入，但若认真计算一下文物藏品资源、土地、人员工资以及业务建设等国家成本，则盈利者寥寥。更何况博物馆低门票和免费开放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对民办博物馆来说，维持尚捉襟见肘，盈利更是天方夜谭。
记者：既然很难盈利，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投身民办博物馆建设？
张礼智：用“情怀”一词来描述民办博物馆举办者的动机是外界的评价，民办博物馆举办者自己用的词是一个极朴素的词“喜欢”。在民办博物馆举办者的队伍中，有因为打小一次偶然与博物馆邂逅而产生萦绕一生的举办博物馆夙愿的人，也有因为地摊上一次漫不经心驻足而结缘毕生的收藏家；有倾心于革命记忆的红色收藏家，也有醉心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人；有痴迷人文精神的守护者，也有热爱大自然的赞美者。不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当得起“情怀”这个词。
记者：对于民办博物馆的发展，您有哪些建议？
张礼智：尽管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意识到支持民办博物馆事业的重要性，也切实有支持的实际行动，但是只要理念（理论）和制度（法律）层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仅有的一点财政补助，随时都会断流。我认为从更高层面，也就是从国家层面，应该明确将国家补贴民办博物馆运营经费写入法律，以解除各级职能部门、相关部门以及官员们的后顾之忧，并使民办博物馆发展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就陕西来看，有的市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如西安市在“博物馆之城”时，每年拿出一定经费用于补助民办和行业博物馆的运行。2012年第一次考核时，参加考核的民办博物馆24家，补助资金1000万元（包括对行业博物馆的补助）。2018年，参加考核的民办博物馆达46家，临时展览122个，还新增了文创产品开发考核，此项参加的项目达80个品类，但考核补助经费依然是1000万元。原先看上去很美的一项措施，已呈杯水车薪之态。可见，国家财政补助民办博物馆的运营经费还仅仅呈现局部状态，特别是这种补助还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距离法律层面还有很大距离。民办博物馆运营获得国家财政补助，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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